
開放文學  -- 社會奇情  -- 歇浦潮
第四十六回  謀偵探欺心賣友　開公司著意投資

　　民軍既敗，晰子、運同二人，作都督總長的希望，也同時消滅。他們留在司令部的名單，雖已設法取出，不過他二人頭裡在宋

使仁處當參謀軍需長，以及後來做調查員的時候，到處招搖，耀武揚威，不可一世，那時情狀，還昭昭在人耳目，決不能因他們司

令部中已無名單，教一班人忘卻他從前也是此中人物之理。倘一談及，政府的偵探，何等嚴密，若被他們將名字抄了進去，附亂的

罪名，仍難脫卸。而且晰子還有件最痛心的事，卻因前幾天戰事劇烈時，城裡城外一班保護地方的警察，因恐保了地方，保不了自

身，又見長官大都移家避難，不理公事，他們便上行下效，把保護地方的責任，奉托土地菩薩代理。可憐土地菩薩，乃是泥塑木雕

的，力不勝任，以致許多宵小，乘間竊發，到處放火劫物。晰子新造的住宅，也被波及。因此他懊恨萬狀，與運同二人進城望了一

趟。那時亂事已平，這班警察，又蹀踱街頭，神氣活現。晰子見高堂大廈，變成一堆瓦礫，心中又悔又恨，悔的是不該太要緊逃性

命，理應守著屋子，火起時還能施救。恨的是革命軍輕舉妄動，害人不淺。然而他們當初開會演說，鼓吹革命的宗旨，現在已不知

忘到那裡去了。運同勸他休得生氣，說你還可算得不幸中之大幸，因你尚未進宅，損失的不過些材料工程，家具什物，分毫無損，

倘你住在這裡，動用物件，免不得要搬些進來，火起時，你一人之力，既不能撲滅，不但自己受了驚嚇，而且房屋什物兩難保全，

損失豈不更大。晰子微喟無言。運同道：「我們走罷，此地北軍偵探很多，你我二人，都是有嫌疑的，別被他們見了，很不方便。

」　　晰子依言，兩個人同行出城。走到老北門口，運同忽然止步說：「這裡離陳家不遠，我們何不便道去望望光裕，並可打聽他

司令部一班人的行蹤。」晰子斂眉道：「我為了這倒霉司令部，心中已懊悔的了不得，你還要打聽他則甚？」運同道：「我們現在

須得看事行事，你不能為心中無聊，百事不管，到底多曉得一樁事，也多一分益處呢。」一邊講，一邊走，已到陳家門首。見大門

緊閉，運同叩了兩下，半晌無人答應。晰子道：「走罷，大約他家也和你我一般，躲到租界上去咧。」運同道：「浩然決不肯走，

你看大門不是裡面拴著嗎！如人都走完了，大門只可反鎖，還有誰在裡面拴門呢？我看浩然一定還沒起身。不過我們既來了，非得

敲開門不可。」說時，又起足在門上連踢兩下，果然聽見裡面浩然的聲音，問是那個？運同回說是我。浩然又問你是那個？不說明

白了不開。外面運同、晰子二人都聽得笑將起來，說大約老陳被人嚇破了膽，故而這般仔細，遂高聲答道：「我們是衛運同汪晰子

二人，你能開不能開呢？」接著呀的一聲，門開了。汪、衛二人剛跨進裡面，浩然又砰的把門閉上，一語不發，朝裡便走。運同等

跟他到天井內，見光裕正立在一口井旁邊，彎著腰，將一個白布包裹，用麻繩捆在一塊石頭上。見了他二人說：「你們很好，調查

調查，就此一去不回。我幫他們做秘書，跟他們搬來搬去，直到閘北司令部解散之後，才得回來。現在聽人講起，北軍這幾天內就

要挨戶搜查，以清餘孽。這件事如果實行，你我都很危險呢。」

　　浩然從旁接口道：「有甚危險，拼著去死罷了。這是會長先生照應你的，你怎不謝謝他呢！」晰子知道浩然因他舉薦光裕到司

令部辦理，心中惱恨，故而進來時不曾睬他，便道：「老陳，事已至此，你也不必抱怨我，彼此都是一時之誤，不過事情若得成

功，做都督做總長也不是我一個人做的。如今失敗了，也不必再提，現在我和你令郎乃是同船共命的人，應該大家謀一個脫卸嫌疑

之法才好。」浩然搖頭道：「除了死有甚法想。」運同暗把晰子衣角拖了一把，對他使了個眼色，令他不必再和浩然講話。這時候

光裕已把石頭捆好，用力雙手掇起，向井中在扔，撲通一聲，水沫四濺。晰子、運同二人，都嚇了一跳，問是什麼作用？光裕不

答，邀他二人進客堂中坐下。運同四下望了一望，見除他父子以外，不見一人，便問寶眷莫非也搬到租界上去了嗎？光裕道：「是

的。家母和賤內，現都借住在母舅處，這裡只留家父看屋，我也是昨兒才回來的呢。」

　　運同又問他司令部中一班人都往哪裡去了？光裕道：「他們都是不別而行，所以也沒定處，大概散居在租界上。因他們大事未

成，沒處可以弄錢，腰包中都很空虛，出不得遠門。惟總司令部幾個科長，聽說往吳淞去的。不過我比他們走在前頭，所以也沒仔

細。」正言時，又聞外間叩門聲響。浩然著急道：「壞了壞了，一定是你們二人進來時，被偵探見，所以帶兵捉拿來了，還要連累

我們，如何是好？」晰子、運同聞言，驚得面如土色。晰子先抱怨運同道：「我原教你出城的，你偏要到這裡來，不然早已到了外

國地界，誰也奈何我們不得。現在他們起兵前來，有事你一個人擔當罷。」運同頓足道：「你這位先生，到此時還埋怨什麼！我很

情願一個人代你受過，只恐他們不答應罷了。浩翁府上可有後門？如有後門，我們就容易逃走咧。」浩然搖頭道：「後門還沒開

呢。」

　　運同、晰子二人聽了，手足撫措。光裕道：「不妨事。爹爹，你盡去開門，二位隨我來。」說時朝裡便走。浩然將他喚住道：

「你打算躲往那裡去？」光裕道：「廚房內不是新買幾塊錢稻柴，堆得很高的嗎？我們就爬在稻柴堆裡，上面再用幾捆稻柴遮蓋。

稻柴是透氣之物，鑽在裡面，不致悶死。只消我們一動不動，料他們未必搜尋得著。」浩然大喜，晰子等也暗佩光裕有主意，隨著

他走到廚房中，見稻柴果然堆有半間屋高，晰子掇一條燒火板凳，放在柴堆旁邊搭腳，光裕接手拖開說：「擺著凳豈不教人疑心，

橫豎又沒多高，就這樣爬上去咧。」說時連躥帶爬，已到柴堆上面。運同學他的樣，也爬上去。晰子身軀笨重，一時竟爬不上去。

運同見了忙伸手拖他，不意這草堆上的柴，素無合群之志，一捆捆都是獨立的，被運同一使壓力，便有兩捆柴心不甘服，和著他一

同滾下地來，把晰子磕在底下，還幸虧了這兩捆柴襯托，不然運同的腦袋正跌在牆腳上，准得皮破血流呢。運同疾忙爬起，晰子被

他磕得胸背俱痛，啊喲連聲。光裕在柴堆上十分著急道：「快來呢，你們聽外間不是開門了嗎！」

　　晰子等果然也聽得開門聲響，手忙腳亂，更爬不上，索興連運同也不得上去了。光裕無奈，一躍下來，掇板凳給他二人搭腳先

爬上去，然後端開板凳，將落地的兩束柴拾起拋上柴堆，自己也爬到上面。晰子、運同二人，已鑽在柴堆中間。這稻柴原由糞船上

載來，更兼是新買的，米田共香味尚濃，他們今朝可稱得飽嘗異味。因為顧全性命起見，恐偵探進來搜查，蹲在裡面，忍著臭不敢

轉動。隔了好一會，始聞腳步聲音，向廚房而來。他三人都心頭鹿撞，屏聲息氣。晰子更默念阿彌陀佛，菩薩救我。別人不打緊，

我辛辛苦苦弄了女婿這幾萬兩銀子，沒舒舒服服的用他一用，雖死亦不情願。然而他始終不肯許願，因恐許了願，若當真不死，便

不免花錢還願。自己沒享用，反讓菩薩先享用了，故他還不肯給菩薩占了他的便宜。此時忽聽得浩然帶著笑，在柴堆外面和人講話

道：「你可要看戲法嗎？我可以教這柴堆內變出三個人來。」

　　晰子等都各一怔，又聞一人答道：「浩然，你莫講瘋話罷，柴堆內怎會變出人來。」晰子等聽出是他會友楊九如的聲音，心知

不是外人，才從柴堆中鑽出頭來，倒把九如嚇了一跳。晰子等爬下柴堆，渾身都是柴屑，雙手一陣撲，雖將衣服上的撲去，但眉毛

頭髮等處，猶粒粒屑屑，餘存不少。九如詫異道：「會長先生緣何在此？你不是做了民軍中的參謀總長了嗎？」晰子歎道：「你休

打哈哈罷，我們也是被勢所逼，不得已而出此，誰願意做什麼參謀長來。」九如笑道：「不是我楊九如誇大口的話，才學雖然你比

我好，眼光卻是我比你遠。我一看就知道這班革命軍是不中用的東西，所以請我也不高興去。」運同道：「原來他們也請過你了。

」

　　九如分辯道：「不是這般講，我是譬喻的話。設如他們請我，我也不去，不請我自然更不去了。目前革命軍被官兵打敗，一班

商界中人，花錢買了牛羊豬鴨，送往製造局去犒賞北軍。我一想這順風馬屁，落得拍他一拍，我就挽人在名單上添上我的名字，送

了進去。局中那位鎮守使，十分客氣，謝帖喜獎我們深明大義，請我明天進局吃酒。你想這件事好不體面。常言識時務者為俊傑。

你們就是不識時務的吃虧，將來我為座上客，君為階下囚，方知言之不誣也。」說時洋洋得意。晰子聽得萬分難受，垂著頭只顧歎

氣。倒是運同在九如這片話上聽出一個意思來說：「九如你聽說那班犒賞北軍的都是商界中人嗎？」九如點頭道：「是的。」運同

道：「大約學界中人還不曾有人發起犒賞罷？」

　　九如道：「果然沒有。」運同聽了，心中大喜，對晰子使了個眼色道：「我們走罷，別站在此地教老陳耽憂了。」晰子不知他



葫蘆中又賣什麼藥，辭了浩然等出來，問運同什麼事這般要緊走。運同笑道：「適才你沒聽得九如說的，商界中人犒賞北軍那句話

嗎？學界中還未有人發起，幸得我們那舊學維持會的名目，至今還沒取消，你是會長，便可借用名義，何不把這舊學維持會出面，

代表學界全體，由你我二人領銜，備一分犒賞送到製造局去，那邊的鎮守使，現在正要同本地各界聯絡感情，送去決無不受，只消

他們收了之後，便是我等傾心政府的鐵證，別人萬不能再說我們有附亂嫌疑了。」

　　晰子拍手稱妙。當下二人如法泡制，由晰子花錢，運同任奔走之勞，辦了幾頭牛羊，用他二人的名片，算是學界正副代表，送

往製造局，果然領得鎮守使的謝帖回來，不過沒請他們吃酒。但他二人得了謝帖，宛如有了護身符一般，放心大膽。運同先搬回家

去居住，晰子也搬到他從前借住的屋子裡住了，一面僱工重蓋住宅，算算自己這趟，連同房屋上損失，倒也不少。平時他失了一文

錢，必須弄兩文錢補償，今番無處抵償，只可自認晦氣而已。有班知道他前事的人，見他們重回城內，暗佩他很有膽量，但也沒人

去告發他。光裕因自己虛心，躲在家中不敢出頭。運同做了幾天軍需長，官癮已深，知道時下惟有做官的容易賺錢。從前入了國民

黨，便有做議員總長的希望。現在國民黨一敗塗地，勢力都在北洋派手中，若要做官，惟有走他們的腳路。不過我與這班人素不相

識，腳路怎走得上。想了幾天，忽然被他想出一條終南捷徑來。暗想二次革命失敗後，北軍在上海設了許多秘密偵探機關部，專門

捕捉黨人。我從前在司令部辦事的時候，黨人面貌熟識的很多，何不投往那邊，充一個眼線。黨人捉得愈多，我的功勞也愈大，將

來或能升為偵探長，做官就容易了。主意既定，遂托人介紹到一個駐滬偵探部。那偵探主任姓吳名星乾，自設立機關部以來，還未

捉得黨人，心中十分納悶。此時見人前來投效，知道一定有秘密報告，若能捉得黨人，自己功勞不小，因即屏退從人，請他進見。

運同見星乾麵瘦無肉，眼眶深陷，鼻如鷹爪，知他是一個很有心計的人，自己不敢怠慢，恭恭敬敬的向他作了一個大揖，星乾答禮

不迭，請他坐下，低聲說：「老兄可是和那班革命黨很熟識的嗎？」

　　運同點頭答是。星幹道：「不知老兄怎樣與他們相識？莫非老兄從前也入過黨嗎？」運同搖頭道：「我何嘗入黨，我素來忠心

政府，那天官兵得勝，我和敝友汪晰子曾買牛羊犒軍，現有鎮守使謝帖為證。」說時在身畔摸出那張謝帖，星乾見了，肅然起敬

說：「小弟不知衛老兄有此熱心，多多得罪。但不知老兄從何處與這班人相識？」運同道：「我因有個朋友，曾在革命軍司令部辦

事，我去探望朋友，常和這班人相見，所以他們的面貌，我都很熟。將來路上遇見時，便可指點你們捉拿了。」星幹道：「現在你

能抄出幾個人住的地方，給我們開開功勞簿麼？」

　　運同搖頭道：「那卻不能。因我只認識他們面貌，並不知道他們住在那裡呢。」星乾聽了，頗為失望道：「你所說那個朋友，

不知叫甚名字？」運同暗想他們既為稽查，必很精細，我須得揀個有查考的人才行，一想光裕住在城內，他也曾在司令部當過秘

書，就說是他，料無妨礙，便道：「我這朋友名喚陳光裕，曾為民軍秘書。現住城內。」星乾大喜道：「這秘書不是重要職司麼？

那陳光裕一定也是革命黨了。不知他住在城內什麼地方？」運同聞言，吃了一驚，暗說不好，聽他口音，大約想把光裕開簿面了，

我無心一句話，害了光裕，豈不罪過，便道：「陳光裕並非革命黨，他所住的地方，我也不十分仔細。」

　　星乾知他有意隱瞞，笑道：「衛老兄，請你想想明白，大凡一個人吃了公事飯，必須公事公辦。朋友親眷，都顧不得。那人既

是你的朋友，你豈有不知他住址之理。況他曾在革命黨司令部辦事，就不是革命黨也是革命黨了，老實告訴你，你要投效我們稽查

處，必須先拿一個黨人為進見之禮，以後每月至少也得捉一兩個進來，方能報消。但黨人也不是白捉的，政府出有極重賞格。頭號

黨人一千元，二號黨人六百元，三號黨人三百元。照你所說那個陳光裕，只可算是二號黨人。拿住之後，政府發下六百元賞銀，你

我對分，也有三百元可得。而且你一進來就立此大功，便可升為一等稽查員，每月薪俸銀五十兩。你想有這般大的利益，為著顧全

朋友這點小事，輕輕丟掉，豈不可惜。」

　　運同細味這句話，倒也不錯。光裕父子與我不十分知己，那天我到他家去，很受他父親的冷淡，朋友交情，已不能再講。況我

多年失就，窮極無聊，雖然在募捐軍餉時賺得數十塊錢，但因亂事搬場，都已用荊放著這三百元賞銀和每月五十兩銀子薪俸不要，

反去顧全一個痛癢無關的朋友，未免自己對不住自己。星乾見他呆想，催促道：「老兄想明白了沒有？倘你怕出面招怨的話，不妨

將地址開給我們，讓我們派人去捉。捉到之後，功勞依舊是你的。只消你開一聲口，便當場可得三百元，每月五十兩銀子。你想普

之天下，還有比這個再好的買賣麼！」運同聽得心熱如火，慌忙說：「地址我知道，就在老北門某處。」

　　星乾即忙在懷中摸出一本小冊子記上，又問明了光裕的年貌，家中共有多少人？可有什麼證據？運同一一回答過了。說到證

據，不覺一呆，暗想光裕和我，同是國民黨第三分會會員，同入革命軍司令部辦事，調查證據，都脫下了我自己干係。若無證據，

又不能坐實他是革命黨，如為是好？想了一想，暗說有了，那天我到他家去的時候，光裕不是把一個包裹縛著石頭沉在井中嗎，那

一定是件要緊東西，撈出來就可作為證據。便道：「他們的證據，都已沉在他家天井中一口井內。你能設法撈他出來嗎？」星幹

道：「那有何難。」運同又道：「如你們一時尋他不著，可在他家廚房中一堆稻柴裡搜尋，他有時躲在裡面。」星乾笑道：「老兄

因何這般仔細？莫非你也躲過的麼？」運同臉上一紅道：「吳先生休得取笑，我不過理想而已。」

　　星乾大笑。當下留運同在稽查處吃了飯，告訴他說：「這陳光裕我們須得今夜會同巡警，出其不意，前去捉拿，解往製造局審

實之後，便可領得政府賞銀，還須隔幾時。不過你的差使，我已許你為一等稽查員，每月薪俸五十兩銀子。但這是報銷的數目，財

政處還須折扣，我這裡也有應得的回傭，故須打個七折，實銀三十五兩，每月限捉兩個黨人交賬。捉著了另有賞銀，捉不著扣除薪

俸。你若能答應了，我明兒便填委任狀給你。」運同一想，三十五兩銀子，倒也不算少了。不過每月限捉兩個黨人，卻是一件難

事。橫豎現在有了光裕一個，只消再弄一個出來，便可塞責，不如答應他，姑且誆他一個月薪俸再說。主意既定，便說：「吳先生

既肯提拔我，我豈有不答應之理。」

　　星乾大喜。運同見無他話，辭別回家，想自己謀差使，把光裕的性命，作為進見之禮，心中頗為抱歉。但做了偵探，便不能不

將別人的性命換錢，譬如當屠戶的全靠宰殺吃飯，職任所在，也顧不得許多了。當夜他又搜索枯腸，將從前司令部中一班辦事員的

名字，如曾壽伯、尤儀笑，可記的一一摘存，預備日後伸長了手，向血泊中撈取銀子。同時吳星乾率領爪牙，帶著數十名兵警，荷

槍實彈，如臨大敵，排隊到老北門陳家，敲開大門，一擁入內，進去不搜別處，先搜廚房，果然由柴堆中將光裕拖出。星乾又命人

將帶來的一根長竹竿，頭上還縛著個鐵鉤，在井中一陣撈，便撈出一塊石頭，上捆布包，解開布包，乃是一桿手槍，數十顆彈子。

星乾一見說：「私藏軍火，這就夠了。」

　　當下不容分說、將光裕蜂擁而去。浩然夫婦，好不著急。光裕的老婆，恰巧歸寧母家，並未得知此事。當夜浩然四路奔走，托

人設法，都因因民黨和政府反對過甚，案情重大，並有私藏軍火的關係，沒人擔得起這副重擔。浩然回家，急得老淚橫流。陳太太

也是哭了一夜。張媽從旁插口說：「新閘舅老爺，場面很闊，官場中人，認識的極多，太太何不去托托他，或能保少爺出來，亦未

可知。」這句話將陳太太點醒，次日便僱車到新閘錢家。如海因有事一早就出去了，薛氏還沒起身，陳太太一腳到她臥房內，薛氏

見了詫異道：「姊姊因何來得這般早？」陳太太歎了口氣，將光裕被捉之事說知。薛氏也很吃驚，抬身坐起，一邊穿衣一邊說：

「這件事倒也十分尷尬，都是光裕平日太高興了，辦什麼黨和會的不好，究竟都督總長，也不是我們平民百姓所能做的，鑽謀何

益！如今弄出禍來，真是性命交關。你兄弟又清早出去了，一時尋他不著，如何是好？」

　　陳太太聽了不做聲，眼淚直往下淌。薛氏好生不忍，勸她不必悲傷，又命松江娘姨下去看看車夫阿福，可曾拖少爺出去。娘姨

領命下樓，不一時回來說：「少爺早上沒坐包車，因藥房中杜先生來此找他，兩個人步行出去的，阿福現在樓下，奶奶可要喚

他？」薛氏道：「你叫他上來罷。」娘姨高叫阿福，阿福應聲上樓，站在房門外面，撩起門簾，聽候吩咐。薛氏命他快到藥房中去

尋少爺，說城裡姑太太在此，有極要緊事情，叫他馬上回來。如少爺不在藥房中，你再往別處找尋，務必遇見他本人，不得有誤。

阿福答應去後，薛氏又同陳太太講些閒話。隔有頓飯時候，阿福回來覆命說：「少爺現在藥房中，正和杜先生談生意，暫時不能回

來，必須飯後方可回家，請姑太太吃了飯再走罷。」



　　陳太太無奈，耐心等到飯後，如海回來，陳太太將光裕這件事對他說了，如海頓足道：「了不得！光裕這孩子，忒會鬧了，革

命黨豈可胡亂入的，給官兵捉了去，准得丟命，還有什麼法想！」陳太太聽說，急得又哭起來。薛氏抱怨如海道：「你若有法想，

理應替外甥想想法子，不該用話嚇你姊姊。你自己若不能設法，何不去托托倪老爺呢？」如海搖頭道：「這事情太大了，恐俊人也

無能為力罷。」薛氏怒道：「你還沒會過倪老爺，怎知他無能為力？況且這件事是姊姊的，就和我們自己的一樣，你若不給她竭力

設法，問你怎樣對得住姊姊，也怎樣對得住自己？」如海被薛氏逼得沒法，只得坐車去尋俊人。這邊陳太太很感激薛氏幫她的忙，

含淚道謝。薛氏笑道：「我們自己人有甚麼客氣，你兄弟素有這種懶毛病，須得逼緊了他，他才肯乾呢。我想光裕這件事，倪老爺

若肯幫忙，決無大礙。」陳太太拭淚道：「但願如此就好咧。」等了了回，如海回來，對陳太太說：「我已會過倪老爺，他與軍政

一方面，本不聯絡，而且做官的都怕受嫌疑，不能直接運動，替人開脫罪名，只可托調查的人設法，給光裕辟開附亂關係，不能性

急，只能從緩，也要他自己口供硬些，咬定不曾附亂。如他自己一招認附亂，可就難以為力了。你也不須著急，回家聽候消息。總

而言之，能挽回固然僥倖，不能挽回，也是天命。」

　　陳太太知道他兄弟的脾氣，凡人托他辦事，能得這般回復，已是天大的面情，不敢過分催促，只可忍痛回家。如海又急急出去

勾當他自己的公事。原來上海因受兵亂影響，銀根大為緊急，如海在外做的押款，有幾票將次到期，意欲展期三月，前途不肯答

應，他手中所捺的數十萬橡皮股票，市價更不如前，故他心中焦急無比。蝕本事小，還有做押款在外的一百箱大土，都是做手貨，

到期不贖，若被人看了出來，還當了得。他因此天天和心腹杜鳴乾在藥房中秘密商議，意欲設法彌縫了這個缺陷才好。無如他這缺

陷太大，除非再弄十餘萬銀子，將這批貨贖回，方可脫累。但在國亂民窮的時候，十餘萬銀子，談何容易。鳴乾素稱足智多謀，至

此也束手無策，只得勸如海先把手中所有的橡皮股票，認吃虧賣了，照市價還可值六七萬銀子。現在到期押款，只有四五萬，其餘

還有三個月半年期頭不等，我們先把到期的押款應付過了，餘者不妨慢慢設法。橫豎三個月半年之中，儘夠我們從容佈置了。至於

股標上，吃虧雖大，但事急燃眉，卻也無可奈何。眼前買出去了，待日後銀子趁手之時，仍舊可以買回來的。做生意全仗調頭快，

怎能刻板行事。如海一想，這句話倒也不差，倘我捺著股票不肯放手，不但越到後來吃虧越大，而且押款到期，無銀可歸，只有束

手待斃。欲救燃眉，捨此實無他法。只得依了鳴乾的說話，將自己三十萬資本買來的橡皮股票，賣了七萬五千銀子，先把到期的四

萬押款發付過了。又和鳴乾商議說：「這一重關頭雖然逃過，後來的難關正多。我們吃了這一趟苦，也算長了一層見識。日後必須

未雨綢繆，決不能臨時再抱佛腳了。那天你說從容佈置，不知究竟作何辦法，可辦的此時就該上手咧。」

　　鳴乾當時雖然說了這句話，其實胸中還未有主見，被如海一逼，只得閉門划策。因他所划的策，半為如海，一半還想自己從中

取利，所以格外煩難。想了幾天，竟被他想出一個名利雙全的法子來，歡歡喜喜對如海道：「東翁，請你恕我直言。我說你現在債

務太重，猶之一個人病重了，不是湯頭藥味所能治得好的，必須用猛烈之劑方能奏效。現在我們這藥房，講到利息，固然很好，所

惜局面太小，算不得偉大營業，數千銀子進出，措置還易，一上萬數，就似乎十分煩難，這都因局面太小之故。局面大了，和莊家

常有數十萬出入，遇著一二萬銀子不敷調頭時，片言不難立致。不過開藥房決不能做成這般局面，我以為東翁正可趁此時，創另一

種新事業，做成一個大大的局面，極少往來二三十家錢莊，那時你十餘萬虧空，每處只消挪用數千，已可彌縫過去，這並非一廂情

願的話，若教我姓杜的出面，就萬做不到，必須你東翁的資格，上夠得上。因你外間交遊廣闊，官場中人，認識極多，有此一層資

格，方能作此事業。我看上海各種營業，都沒開保險公司的好。雖然外國人創設已多，不過中國人仿辦的還少，而且資本也不十分

充足，我想東翁既有這許多官場朋友，官場中人大都宦囊充足，你便可借他們之有餘，補自己之不足，何不約他們敘一敘，當場發

表創辦一家水火人壽保險公司，資本額一百萬元，你自己先認十萬元，再糾他們認股，我料官場中人，都愛裝闊場面，見你認了十

萬，極少也得認四五萬元。若請二三十個客，何難當場足額。如不足額，也一定在半數之外。認定之後，你再設立事務所，添招餘

額，或者籌備進行，一面催認股之人繳款。你自己雖然認十萬，只須繳三四萬兩，已可塞責。這筆錢不妨由你賣股票餘存的三萬五

千兩銀子中挪用，但你若做了這件事，必須將藥房丟開，由我代理，最好你自己登報聲明，錢某專心從事保險公司，藥房讓歸杜某

接手。明中如此，暗裡頭我還是的你伙計，這一來也很重要，因將來保險公司開股東會，推舉總董時，一因你首先發起，二因你獨

佔大股，三因你為公司甘將藥房推讓別人，總理一席，除了你便沒第二人可以搶奪。你若做了公司總理，這百萬元的股本，就可由

你調度了。」如海笑道：「你雖說得好聽，不過我於保險一業，本屬門外，而且公司成立之後，究竟有甚利益，若無利益，我挪用

了股款，到結賬時，豈非仍舊是一場糊塗嗎！」

　　鳴幹道：「那有何難。東翁如因不諳保險交易，我有一個族弟，名喚默士，他已做了十餘年保險生意，於此道很為精明。東翁

若有意於此，就不妨教他襄助，至於利益一層，外行人看看，似乎開保險行只賺人家數十兩銀子，卻要擔數千金的風火，很為危

險。其實卻是樁暗行生意，利息極厚，不過卻要看經手人的手面，生意越多越好。因生意多了，收的保費亦多，講到真正失事的，

一千戶中難得一二，這還是水火保險。人壽保險，性質又是不同，開保險行的，譬如開一家銀行，因人壽險的報費章程，都帶著儲

蓄性質，每月納費極重，到期不死，仍可歸還本錢。在保險的人，彷彿合會。在公司中卻可拿他們的保費銀子做押款或做別種交

易。然而第一也要經理人交遊廣闊，熟悉官場，得有這班人投保，更為可靠。因官場中人都很怕死，他們的性命，似乎比平常人值

錢得多，不保則已，保時極少數萬，每月納費，也須數百兩銀子。公司中若有數百官場保戶，再加數百尋常保戶，一月之閒，已可

坐收數萬保費。有了這筆巨款，豈不可以大大做些買賣，本錢由別人出，賺頭卻是自己得。偶有一二戶身死，將賺錢作賠款外，還

可餘下許多。而且此項保費，繳款都有一定期限，過期不交，非但不得賠款，還須將已交之費，折扣發還。所以保戶一經投保，都

不肯半途而廢，必須如期繳足，方不吃虧。然而公司中卻可坐收數年保費，所以這項生意，有盈無虧，你看某某保險公司，每年盈

餘數十萬，還是公司中報告之數，經手人從中賺的錢，更不知有多少呢。」如海聽得十分心熱，忙道：「如此你這位堂弟現在何

處？可以請他到此談談嗎？？鳴幹道：「他從前曾做某公司協理，後來因換大班，與外國人意見不合，才自己辭出來，現今賦閒在

家。東翁如欲見他，我明兒教他到此會會便了。」

　　如海大喜。次見，鳴乾果引著他堂弟杜默士到藥房與如海相見，如海見默士人材軒昂，議論風生，真像是個老於保險人物，心

中大為歡喜，決意請他襄助，創辦一家保險公司。教他先擬一張招股章程出來，以便請有名人物署名發起。默士從前固然做過多年

保險事業，不過沒鳴乾說得那般冠冕，做的也是跑街之職。因有一個尋常壽險保戶身亡，默士欺他家只有寡婦孤兒，硬說此人身死

不明，賠款只給一半，其餘一半，自己吞沒，又擅自做了張如數收到的告白，登報鳴謝，連告白費都向死者賠款上扣除，自己還要

向他家拿一個加二回傭。這家因吃虧太大，挽人向公司中一打聽，始把他這紙老虎搠穿，被外國人辭歇出來，至今沒人請教。這回

鳴乾薦引他與如海接洽之下，知道機會來了，怎敢怠慢，急急起了張招股草章，又擬了個公司名字，乃是富國二字，呈與如海過

目。上寫著：（一）命名：富國水火人壽保險有限公司（二）資本：基本金一百萬元。（三）股額：額設一千股，每股一千元。

（四）營業：水火、人壽保險、儲蓄，及地產押款。（五）組織：總理一人，協理一人，董事八人，查賬二人，均由股東中占股最

多數者推舉。（六）招股：由發起人自認半數，餘股另招。（七）繳款：認股後一月內交足。（八）官利：自交款日起，常年八

釐。（九）紅利：年終結賬，盈餘提二成公積，二成為辦事人酬勞，六成分派各股東，作為紅利。（十）開辦：即日籌備，俟款達

十成之八，再行正式開辦。如海看完，點頭道：「別處均好，不過第六條發起人自認半數，難道要我一個人擔承五十萬麼？」

　　默士笑道：「並非如此解說，因這公司雖由你一人發起，不過章程上決不能用個人出面，署名發起，極少十餘人，而且招股的

事，不比別樣，發起人一定要有實力才行，不然空掛一個發起名兒，要招百萬巨款，誰能相信。適才你說自己可認十萬，所缺只四

十萬，另糾幾個富商巨賈，官場朋友，好在營業不比募捐，他們若知有利可圖，定肯擔承大股，只消拉到一半數目，然後再印出章

程發表招股，人家就知道你們根基穩固，樂於投資。那一半股款，便容易足額了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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